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三門街前後傳
第十四回  莽頭陀酒樓遇豪傑　奸賊子河岸奪嬌娃

　　尋真誤入蓬萊島，香風不動松花老。　　彩芝何處未歸來，白雲滿地無人掃。

　　話表傅璧芳、洪錦、左龍、左虎率領嘍兵，一齊努力衝殺過去。官兵雖迎殺過來，終是惜命。又見各武官帶傷不能抵敵，各自

退入城中。傅璧芳率眾順著河岸尋到小船，眾人跳上船，扯起風帆，如飛而去。行到壁虎橋，天尚未亮，眾人上了大船，令小船趲

趕前行。大船已解纜，扯起風帆，望清江進發。洪錦母子相會，說不盡那悲苦情狀。洪夫人便問：「你妹子為何不帶來？」洪錦便

將費五兩口不知去向，不知妹子現在何方，不能細尋，大約被費五那廝拐騙。洪夫人聞言不由痛哭。眾位英雄相勸，應許各處尋

找，洪夫人方停悲聲。

　　不一日船至清江，棄舟登岸，大眾上了登雲山大寨安息，後方慢慢訪尋洪小姐的下落。那揚州城因殺官、劫牢、搶庫，閉了兩

天城門，各戶搜查無蹤。揚州府知府不敢隱瞞，申詳上憲，這偌大的重案全推在已死胡知縣身上。言其平時貪劣，不順輿情，諱言

盜賊，致有此變，遂發下一角海捕文書。逾日，上憲批下來，撤任的撤任，記過的記過，含糊了卻這件大案，不必細表。

　　再言李廣同徐氏兄弟奔揚州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來到鎮江。正值端陽令節鬧龍舟，三人捨舟登岸，尋了客寓。一則欲遊覽鎮

江勝景，二則欲觀龍舟佳會，再渡江不遲。候至端陽令節之日，見江面上有數十隻龍舟，皆是彩畫鮮明，旗分五色，往來飛舞，鑼

鼓喧闐。岸上遊人，紅男綠女，爭先快睹，正是即時行樂，娛目騁懷。

　　李廣三人看了一回，便至沿江一座酒樓，見酒樓造的金碧輝煌，仰見樓上懸著一方金漆匾額，寫著五個堆金大字是「江天一覽

樓」。三人走上樓來，迎面酒保招呼座位。李廣三人揀一座頭，正對著金、焦兩點，一同落座。酒保問明菜及酒，喊下去了。李廣

遂憑眺山光江景，頗覺爽快。不移時，酒保將酒菜擺齊，三人入座小飲一巡，忽見迎面桌坐著一頭陀僧，亂蓬蓬黑髮，直披到齊

眉，束著一道紫金箍，有一月牙按在上面。一雙怪眼，兩道濃眉，大鼻樑闊口，身穿老布緇衣，拖著兩隻大袖，滿臉的英雄氣概，

壯士形容，低著頭的狼吞虎嚥。只聽他一會兒添酒，一會添菜，將酒保喊得忙碌異常。李廣看罷，心中羨慕這僧人。正在凝神觀

看，忽見頭陀僧一抬頭，見這邊有三個人看他，不由大怒，一聲怪叫：「呔！你這三人看灑家作甚？若不掉過頭去，可莫怪灑家要

行粗鹵，把你們眼珠挖下來。」李廣聞言怒道：「你這僧人怎麼不講理？你不看俺，怎知俺看你？」言未畢，那僧人立起身怒道：

「灑家不准你看，若再看灑家，可就要打你的嘴巴，方知俺的利害！」李廣剛欲接言，見徐文亮笑問和尚：「你既自負，必然是英

雄豪傑。四海之中還有強中手。」僧人聞言，不由無明火起，走出位來大喝：「你這小子胎毛未乾，乳牙未換，膽敢欺壓灑家嗎？

若說四海聞名，第一英雄就是杭州武陵小孟嘗李廣，方是大英雄。」徐文亮正要問他，徐文炳搶言問和尚：「你既知李廣是當今第

一英雄，你可認識嗎？」頭陀僧說：「灑家雖未見其人，卻是聞名已久。灑家正要到杭州前去訪他。」徐文炳說：「你有心見此

人，勿庸到杭州，你只須將言語放和平些，即刻就可見面。」遂指著李廣說：「這就是杭州英雄，人稱小孟嘗李廣者。」那僧人聞

言，便將李廣上下打量，便怒道：你這年幼小子混言，他是一書生，怎稱為大英雄？你分明欺哄灑家，教你這小子知道灑家的利

害！」說著闖過來，向徐文炳一掌打來。李廣趕急迎著那僧人的手，便一抬手，說「不要動」，就在僧人胳膊肘上用手一點，那僧

人右手直挺挺拳不回來。那僧人大驚，復轉怒為笑說：「君家果是小孟嘗李廣，灑家算是有眼無珠，語多冒犯，尚望寬容。」李廣

聞言，回嗔說：「不知不罪。」遂在那僧人膀臂上拍了一下，那僧人即刻胳膊活動如初。李廣遂讓僧人在一處飲酒，一同入座，彼

此通了名姓。原來這和尚是山西人氏，法名廣明，綽號鐵頭和尚。因在寺中闖禍，被他師傅逐出，無處安身。因聞李廣之名，遂去

投奔，不期在此相遇，遂為知己。四人暢飲已畢，算還酒錢，一同回了客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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